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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 促使影像作品的创作和接受两端都发生较为颠覆性的变化, 相对

而言, 形成从传统的否定式生成、 肯定式观看到肯定式生成、 否定式观看的转变苗头乃至趋势。 在影像创

作层面, 依托肯定式技术基底, 高帧率、 高清晰度的 “平滑” 影像形成对异质性弱影像的消除, 构成视觉

霸权; 基于肯定式发问机制, 瞬时的影像直给取代自我否定的长线打磨, 引发 “心理时间” 的流失; 受制

于肯定式数据逻辑, 平均状态的 “常人” 创作大行其道, “伪个性” 的迷雾逐步扩散。 在影像接受层面,

事实否定下的深度伪造与庸常欺骗, 情感否定下的面容失灵与刺点消弭, 消费否定下的象征贫困与数字地

租, 以及观念否定下的观念重构与技术霸权, 都可能对未来影像观看的接受心理形成挑战。 在人工智能语

境下重思技术影像, 需要着重留意思辨力培养、 数据库建设和音视频鉴伪等关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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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肯定” 与 “否定” 的迭变
  

近年来,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 以

Sora 为代表的海外视频大模型, 和以海螺、 即梦、
可灵为代表的本土视频大模型, 均在文生视频、
图生视频领域取得较大突破。 在开放式大模型的

全面突进下, 由 AI
 

生成的全流程微短剧不断涌

现, AIGC 工具成为当下影像创作者的趁手利器甚

至必要武器。 面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技术, 影

像作品的创作和接受两端都出现了相当的变局苗

头和趋势, 似乎正在逐渐形成从传统的否定式生

成、 肯定式观看到肯定式生成、 否定式观看的

转变。
  

传统的影像作品, 在其 “创作” 一端, 往往

彰显出否定式生成的特点。 从创意开发到剧本写

作, 从现场实拍到后期剪辑, 影视创作的每一个

环节都并生着机遇与挑战。 主创团队在进行影像

创作时, 通常难以一蹴而就, 而是在反复的自我

怀疑中探寻特定条件下的影像最优解。 在这个过

程中, 创作者可能受到投资方的否定, 因而重新

开发创意, 甚至推翻原有的故事剧本; 可能受到

自然力量的否定, 在实拍时遭遇恶劣的天气乃至

灾害; 更有可能经受来自主创团队内部的 “自我

否定” , 以致创作中断和停摆。 而当文生视频等

大模型工具介入后, 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影像创作

则在相当的程度上, 正在由否定式生成转变为

肯定式生成, 似乎创作者无须再经受重重否定

式的内心挣扎, 只需不断肯定机器、 期待机器

尽快给出一个肯定式答案, 从大模型生成的影

像中采撷所需。 肯定式技术基底、 肯定式发问

机制和肯定式数据逻辑, 造就了人工智能技术

加持下平滑的影像炮制、 瞬时的影像直给和共

性的影像摹写。
  

而在 “接受” 一端, 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
从心理学上讲, 观众在观看传统 “实拍” 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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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时, 往往内心底层会假定其情境是真实的

(即便内容是虚构的) , 这成为观众能够沉浸其中

观看的重要因素, 甚至因为情节的吸引力而进行

高度投入的肯定式观看。 而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

持下, 创作者因虚拟制片、 虚拟拍摄乃至文生视

频之便利, 往往不再需要现场实拍, 影像因此失

却了其 “索引性” 。 观众在观看数字影像、 生成

影像时, 起初可能因其高度逼真的视觉效果而啧

啧称奇, 甚至难以分辨合成影像和实拍影像的界

限, 误将人工智能生成影像当作真实影像, 进而

顺延传统的沉浸式观看心理。 然而, 当观众读解

过大量的生成影像, 即受到足够的 “ 诱骗” 时,
便会自发地对当下的影像观看产生质疑, 或者因

为心理上找不到真实情境的痕迹而启动类似于观

看动画片时的心理机制。 由此, 传统的不加怀疑

的肯定式观看, 变异为先行辨别真假的否定式

观看。
　 　 从 “ 否定性生成—肯定式观看” 模式, 到

“肯定式生成—否定式观看” 模式的相对转变,
彰示出人工智能技术下影像创作与接受的 “ 对

位” 扭转, 其中因应着影像产业和美学变革, 更

暗示着创作者、 观众与机器之间的某些复杂纠葛。
二、 肯定式生成: 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影像

创作

(一) “肯定” 式技术基底: 绝对平滑的影像

炮制
  

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影像生成有着高帧率、 高

清晰度等技术特点, 这因应着屏幕时代人们不断

变化的观看需求和审美偏好。
  

对影像创作者来说, 24 帧的银幕影像、 25 帧

的荧屏影像和 30 帧、 60 帧乃至 120 帧的数字高

帧率影像, 共同构成了其摄录谱系。 如果说, 24
帧是电影工业考量下的拍摄惯习, 那么对高帧率

的汲汲追求则是影像创作者对人眼视感、 沉浸效

果的痴迷与探索。 与高帧率绑定的是高清晰度,
从 1080P、 2K、 4K 到 8K、 12K, 不断迭代的摄录

技术反复定义着 “高清” , 纵使年久的胶片也要

经过 4K 修复, 才能在重返银幕时获取更多观众

的青睐。
  

这样对帧率和清晰度的追求, 自然顺延到人

工智能技术当中, 使得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像无不

呈现出清晰锐利、 运动流畅的视觉特性。 即使创

作者在输入指令时有意突出低清晰度、 低帧率、
颗粒质感等词汇,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也只能进行

风格上的模仿, 而无法改变其 “ 肯定” 、 完满的

技术特性。 甚至在很多情况下, 人工智能生成的

数字影像, 必须经过刻意降级, 才能达到符合创

作要求的影像效果。
  

韩炳哲 ( Byung - Chul
 

Han) 曾在其著作中,
将 “平滑” 视为当今社会的标签。 从某种程度上

讲, 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影像创作同样是平滑的。
一方面, 高帧率和高分辨率消除了运动模糊和噪

点, 使得生成影像具有极度光洁的特性。 这样的

影像乍一看无可指摘, 它 “通过消除否定性和所

有形式的震撼与伤害” [1] , 营造出一个绝对积极、
没有伤痛的虚拟世界。 例如, 当创作者借助人工

智能技术, 试图生成有关决斗、 反抗乃至暴力的

影像内容时, 机器往往会弱化其中的否定性元

素, 令决斗形同比赛角力, 从而尽可能规避那些

有碍平滑的异质性呈现。
  

另一方面, 这种技术上的平滑又赋予人工智

能生成影像以一种平滑美学。 “韩炳哲十分恐惧

消费逻辑对审美的侵凌, 他认为消费的内在性会

吞噬美的多维性, 担忧数字资本社会中给我们带

来愉悦和畅快的积极性的 ‘美’ 驱逐另一些具有

超越性的美, 即那些充满着否定性, 联系着善与

真, 给人以反思和阵痛的美。” [2] 但在人工智能

技术的加持下, 纯粹为赢得点赞、 刺激感官的影

像奇观得到批量化生产。 汤姆·冈宁将早期电影

定义为 “吸引力电影” , 指出其是一种非叙事化

的, 直接 诉 诸 观 众 知 觉、 造 成 震 惊 体 验 的 影

像。[3] 在此意义上, 现阶段的人工智能生成影像

同样依靠视觉奇观而非叙事俘获着观众的注意

力, 以逼真拟像与奇幻想象释放出源源不断的

“数字吸引力” , 从而形成某种平滑美学。
  

肯定式技术固然保证了人工智能生成影像的

质量标准, 但同时也以既定的影像强度, 形成了

一种视觉霸权。 在平滑、 丰富的智能影像面前,
史德耶尔 ( Hito

 

Steyerl) 意义上的 “ 弱影像” 将

更难存留于人们的视野。 “肯定社会避免一切形

式的否定性, 因为否定性会造成交际停滞。” [4]

弱影像恰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 它反映和切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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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当代人精心营造的完美人设, 而是屏幕背后

的否定性情感, 即 “精神衰弱、 偏执、 恐惧, 以

及对强度、 乐趣和分散注意力的渴求” [5] 。 以目

前的情况看, 人工智能技术对弱影像的排异, 看

似令生成影像的质感得到提升, 实际上却可能是

对媒介和视听多样性的消除, 以均一化的平滑视

觉取代了布满颗粒与褶皱的否定性画面, 这一现

象值得关注和警惕。
(二) “肯定” 式发问机制: 绝对瞬时的影像

直给
  

在传统的影像创作中, 创作者通常需要经历

漫长的自我否定, 才能将作品打磨至臻。 尤其在

胶片电影时期, 创作者在拍摄影片时, 甚至无法

通过监视器预览实际效果, 因而必须凭借实拍经

验, 根据片场条件灵活调整拍摄方案。 在这个充

满未知的创作过程中, 主创团队往往需要经历长

时间的打磨和延宕, 甚至计划之外的险象。 但也

正是这些偶然因素, 使得电影制作难以沦为简单

的复制生产, 时刻显现着艺术的灵光。
  

如第二代导演孙瑜在拍摄 《小玩意》 时, 就

曾因缺少一片 “美云” 而难以开机: “美云———
是比较娇艳如花的姑娘远要美丽的云彩, 因为

《小玩意》 需要一块美丽的云彩收入镜头做背景,
但近日无锡之云不甚美, 所以大多数工作人员都

归来, 只孙瑜和影师周克尚在锡像大旱望雨般的

等候美云的到来。” [6] 电影大师安德烈·塔可夫

斯基 ( Andrey
 

Tarkovsky) 也曾在回忆影片 《 镜

子》 的剪辑工作时, 谈及近乎绝望, 又柳暗花明

的创作经历, 指出 “寻找镜头结合的原则是一个

痛苦的过程, 隐藏在材料中的实质在寻找中渐次

显现” [7] 。
  

而在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下, 创作者逐渐倾

向于快速地肯定机器, 通过向机器不断发问的方

式, 引导目标影像的生成, 甚至逐渐被 “ 培养”
得习惯于越来越期待机器尽快给出一个肯定式答

案。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 影像创作的时间

被大幅度压缩。 以往花费数月乃至数年策划、 拍

摄和后期制作的影片, 如今经大模型计算和渲

染, 可能只需要几天时间。
  

以剧本写作为例, 从前需要殚精竭虑、 反复

推翻的影视剧本, 如今可以凭借人工智能技术瞬

间生成。 借助 AIGC 工具, 如今的影视编剧得以

与大语言模型相配合写作故事大纲, 改编热门

IP, 甚至可以凭一句梗概生成整部剧本内容。 在

这样近乎 “无中生有” 的创作条件下, 创作者看

似省却了等待的过程, 却极容易形成技术依赖与

创作桎梏。 一方面, 人工智能生成影像在很大程

度上提升了影像制作的效率,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降本增效; 另一方面, 创作者在这样肯定式发问

机制的淫浸下, 其主体性和创造力随时面临着被

剥夺的可能, 促成唯技术论的创作惯性。
  

更进一步, 如果说, 从显性层面上看, 人工

智能技术下的影像创作极大程度压缩了 “空间时

间” , 即工业革命后用钟表度量的时间。 那么,
从隐性层面来说, 人工智能介入下影像创作 “心

理时间” 的流失, 则更为深切地影响着生成影像

的本体和美学, 彰显出一种从记忆萦回到猝然想

象的创作思维变化。
  

传统影像创作 “ 十年磨一剑” , 创作者在写

作剧本时, 需要在熟谙剧作法则的基础上, 最大

程度上调动与影像世界有关的记忆, 从而编织错

综复杂的情节线索与人物网络。 柏格森 ( Henri
 

Bergson) 形象地将回忆的过程比作相机对焦, 回

忆的过程就是让那些身处迷雾、 面目模糊的记忆

从深埋的境况中显豁。[8] 当然, 柏格森在这里所

说的对焦并非机器自动对焦, 而是凭眼力凝神静

观, 通过手动调整对焦环, 使得取景器中的影像

逐渐明晰。 由此, 如同手动对焦, 回忆的过程必

定充斥着反复确认和自我否定, 也正是在这样的

确认和否定中, 生命得到 “ 绵延” , 将自身的异

质性延伸倾注到创作当中。
  

而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 创作中的记忆

被想象取代, 创作者只需给定一个设想, 便可以

“坐享其成” , 得到机器理解和加工的现成影像。
其间, 创作者无须重返记忆世界, 影像创作成为

技术合理性下的标准化生产, 机器通过分析指

令, 就可以为创作者给出确定的影像生成时间。
由此, 场景和镜头或许不再是创作者生命经验的

缩影, 本雅明 ( Walter
 

Benjamin) 笔下 “ 讲故事

的人” 将沉沦在时间的寂灭里。 一定程度上说,
从前, 创作者需要扪心自问, 在捶胸顿足的挣扎

和痛觉中创作; 而今, 创作者只需接连发问, 在

93



未 来 传 播 第 32 卷

对机器生成的迅速肯定中收获近在眼前的果实。
(三) “肯定” 式数据逻辑: 绝对共性的影像

摹写
  

在传统的影视创作中, 采风调研通常是剧本

写作和影像实拍的前提。 编剧在创作剧本之先,
大多需要在与故事相关的人文或自然环境中深度

体验, 从而积累丰富的现实经验与情感体验, 反

哺创作。 进入选景阶段, 导演会联合摄影、 录音、
美工、 照明等部门的人员, 一起对外景进行实地

考察, 通过思考和判断不同部门给出的专业建

议, 确定最终的拍摄场地。
  

而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影像创作, 则以数据库

建设取代了主创团队的采风。 创作者只需输入指

令, 大模型便可以自行从数据库中检索相应的影

像元素, 进行拼接与合成, 可供创作者取用的素

材很大程度上依靠大模型开发者的喂养和训练。
因此,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 创作者可以不

再需要回溯经验进行创作, 只需服膺于大数据的

计算和推演。
  

在这样的数据库逻辑主导下, 人工智能影像

创作往往会陷于对 “最大公约数” 的追求, 反而

忽视对创作个性的张扬。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
创作者在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影像时, 最关心的

不是其风格特点, 而是画面是否符合常识, 仿佛

一个闪烁着共性光辉的智能影像作品, 便值得观

众拍手喝彩。 这种对共性的肯定和对个性的漠

视, 造就了人工智能技术下影像创作的 “常人之

思” 。
  

海德格尔 ( Martin
 

Heidegger) 在 《存在与时

间》 中如是描述 “ 把公众世界保持在平均状态”
的常人: “常人怎样享乐, 我们就怎样享乐; 常

人对什么东西愤怒, 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 常

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 我们就怎样阅

读怎样判断; 竟至常人怎样从 ‘大众’ 抽身, 我

们也就怎样抽身, 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 我们就

对什么东西 ‘愤怒’ 。” [9] 如果说从前的影像创作

者, 即便不是天赋异禀的艺术家, 也是带有强烈

表达欲的艺术匠人, 那么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正

在加速将作者变异为 “ 常人” 。 乍看起来, 投身

数据库的创作者仿佛拥有了更大的知识广度与选

择权, 实则在机器的钳制下, 他们早已主动交出

反抗和突围的权利, 自认在数据库的有限空间内

腾挪。 “即使未来 AI 在事实性知识的提供方面有

所改进 (例如像后来结合搜索引擎提供事实性知

识) , 但按照目前的逻辑, 它仍不会超出人类已

有的知识及语言的规则。” [10]
  

与此同时, 人工智能影像还可以通过风格迁

移的方式, 释放出 “伪个性” 的迷雾, 以掩盖本

身无个性的状态。 创作者只需将所需风格以详尽

指令描述出来, 如 “强对比, 胶片摄影, 毛刺质

感, 复古滤镜, 过度曝光, 古早, 70 年代摄影,
复古老照片, 闪光灯拍摄, 闪光灯效果, 极简,
高饱和复古色, 灰调, 暗部提亮” , 或直接将事

先拍摄好的风格化影像投放给大模型, 人工智能

技术便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影像作品。 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 大模型的风格创造与人的风格创造恰

恰相反: 在传统的影像创作中, 导演风格往往生

发于 “限制” 和 “节制” , 是因地制宜的最优化

方案, 有时甚至是 “ 没有办法的办法” 。 如法国

新浪潮导演戈达尔 ( Jean - Luc
 

Godard) 在拍摄

《筋疲力尽》 时, 因为预算和时间紧张, 选择采

用手持镜头进行拍摄, 甚至以轮椅代替滑轨和升

降机, 这样对 “快速性” 的追求倒是意外形成了

其革命性的美学风格。[11] 即使在条件相对理想的

情况下, 所谓风格也不过是主创团队在有限的选

择里深思熟虑、 精挑细选的结果。
  

与此恰恰相反的是, 从目前的常态来看, 人

工智能生成影像并不懂得 “ 节制” , 而是在基数

庞大的数据库中抓取和组合。 这样的生成方式无

疑不再受到时代环境与现实条件的影响, 创作者

也无须再经历 “急中生智” , 仿佛有了无限的选

择权和创作广度。 可是, 如果仔细加以关照, 不

难发现至少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影像终究是

影像的摹写, 是风格元素的堆砌而非性灵的张

弛。 布罗茨基 ( Joseph
 

Brodsky) 在论述 “风格即

自我” 时, 曾这样描述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语言风

格: “她一出现就装备齐全, 从来不与任何人有

相似之处。 也许更意味深长的是, 她的无数模仿

者没有一个可以写出哪怕一首令人信服的阿赫玛

托娃 ( Anna
 

Akhmatova) 式仿作; 他们最终更多

是彼此相似, 而不是与她相似。” [12] 可以说, 基

于大数据计算的人工智能生成影像, 目前看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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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 “ 生产仿作” , 做彼此相似的某种肯定性

重复。
三、 否定式观看: 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影像

接受

(一)
 

事实 “否定”: 深度伪造与庸常欺骗
  

如前文所述, 在传统的 “ 实拍” 影像观看

中, 观众与影像中的人、 事、 物感同身受、 获得

能唤起真实感的沉浸式观赏体验, 其重要原因,
从心理学上讲, 是观众在内心底层假定 “ 实拍”
视频具有相当的情境真实感。 而人工智能的自动

生成视频, 却使得观众的观看心理层面正在产生

变化。
  

事实上, 活动影像自诞生之时起, 便有着鲜

明的纪实性特色。 电影 理 论 家 安 德 烈 · 巴 赞

( André
 

Bazin) 提出 “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 [13] ,
便旨在突出影像的再现功能和索引性。 然而, 随

着物质性的胶片不再担当影像载体, 和数字技术

的全面介入, 手动修改画面, 甚至大幅度合成影

像, 成为当下电影工业中的重要制作环节。 然而

吊诡的是, 尽管数字影像乃至人工智能生成影

像, 不再执着于胶片时代的索引性, 但同时它又

“继承并强化了传统影像的逼真感” [14] , 为观众提

供一种无可索引的高度逼真, 即超真实的美学体

验。 这种超真实是波德里亚 ( Jean
 

Baudrillard)
意义上的拟像幻境, 是 “一种为真实而真实, 一

种失物的拜物教” [15] , 甚至比现实的真实还要真

实。 如今的观众在观看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像时,
往往会不自觉地将其视作真实影像, 直至发现事

实纰漏, 才产生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这样 “视觉

欺骗” 式的观赏体验, 正在以真实的名义, 逐步

蚕食着观众对真实世界的认知。
  

在诸多人工智能技术当中, 深度伪造对影像

真实性的影响最为深刻。 深度伪造是一种基于深

度学习的影像合成技术, 目前已愈加广泛地应用

于影视传媒行业。 如 《流浪地球 2》 运用深度伪

造技术, 以年老演员年轻时的影像素材, 对 AI 大

模型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从而顺利实现了演员

面容年轻化的生成。 而在 AIGC 领域, 文生图片、
文生视频等工具则可以让原本静态的人物图片开

口说话, 大模型如豆包还可以凭借一句录音深度

伪造人物的声音。 可以预见, 生命个体在未来生

成 “数字分身” 将变得更加容易, 在类似元宇宙

的虚拟世界中, 数字分身或许还将代替人自身的

在场。
  

但值得廓清的是, 目前的深度伪造技术尚且

不能完全实现文生视频式的伪造, 即不能够 “无

中生有” 。 人工智能技术在对某一人物进行虚拟

影像生成时, 不仅需要深度学习有关此人的音视

频资料, 还要对与此人样貌、 体态相近的人进行

动作捕捉, 由此才能计算出看似 “活生生” 的数

字分身。 虽则深度伪造技术为人们的 “ 云社交”
甚至 “记忆还原” “数字永生” 提供了多种可能

性, 可同时值得警惕的是, 深度伪造技术的不断

迭代, 已经逐渐对传统的影像观以及新闻伦理造

成挑战。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 大量有关政

治领袖、 公众人物的虚假影像充斥网络平台, 深

度伪造影像左右民意、 干预政治选举的情况已非

个例。
  

如果说, 由智能生成技术深度伪造的数字影

像, 存在意图鲜明的欺骗的可能, 那么当 AIGC
技术广泛应用后, 其大量生成的真假难辨的图文

信息, 则是在潜移默化之中行使着 “ 无目的欺

骗” 。 诚然, 人工智能并非像一些科幻小说和阴

谋论者所描述的那样, 是一种徒有恶意的欺骗性

技术。 但不可否认的是, 人工智能发展与人类感

知确乎存在着实在的牵绊, 尤其在当人工智能技

术与人类日常生活、 思维以及实践日渐咬合的情

况下, 比之恶意欺诈, 其更多显现出一种 “庸常

欺骗” 的日常性特质。
  

意大利媒介理论家西蒙尼·纳塔莱 ( Simone
 

Natale) 在其著作 《 媒介的欺骗性: 后图灵时代

的人工智能和社会生活》 中, 创造性地提出了

“庸常欺骗” 概念, 其首要特征便是日常性和普

通性, 即人工智能深入渗透在人们的日常体验当

中, 能够影响人们的身份认同和自我建构。[16] 在

人工智能影像深度嵌入当代人日常生活的情况

下, 观众在观看影像时, 难免受到影像内容是否

真实的困扰。 在重复的怀疑与否定过程中, 观众

的观看心理逐渐会从 “ 假定影像真实” 转变为

“假定影像不实” 。 这样的心态转变, 不仅会造成

影像接受的心理链条中断, 更会深刻影响观众对

影像本体的深层认识, 进而动摇观众通过观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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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指认现实和自身的镜像结构。
(二) 情感 “否定”: 面容失灵与刺点消弭
  

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贝拉 ( Béla
 

Balázs) 曾

在其论著中提出 “微相学” , 用以说明特写镜头

对电影人物面部表情的揭示作用。 他从歌德的

《拉伐戴的面相学片断》 出发, 发现了电影中的

面孔不仅仅是外表的呈现, 更承载着灵魂和命

运, 同时指出 “面部表情所具有的抒情诗般的、
丰富多彩的、 变化莫测的表现手法是任何文学样

式都不可比拟的” [17] 。 在巴拉兹看来, 一方面,
电影中对人物表情的特写式展现是与戏剧情境高

度绑定的, 特写中的每一处肌肉颤动都激荡着情

绪, 暗示着特写以外的时空推移。 在电影 《圣女

贞德蒙难记》 的审判场景中, 摄影机目光所及,
唯有人物的面孔, 其中的特写镜头充分展现了不

同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变化。 另

一方面, 电影中的特写又是复杂流动的, 且往往

能带给观众全新的情感体验与心理冲击。 “在视

觉独特的连续性潮流中, 前一个瞬间表情和接着

它的下一个表情是混在一起展现的。” [17](42) 观众

无法预测人物在面对某一事件时, 究竟是恐惧混

杂着意外, 还是意外混杂着惊喜, 情感的杂合使

得面容始终带给观众期许。 巴拉兹在回忆一名印

度女演员悲痛欲绝地微笑着哀悼死去孩子的表情

时, 就曾惊叹于 “从来未见过的、 新的面部表情

具有所向披靡的影响力” [17](37) 。
  

而在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影像观看中, 特写虽

则还是特写, 但其所展现的人物面容和其中潜藏

着的情感内蕴, 却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 人工智

能影像的微表情生成基于面部编码技术, 大模型

只有准确捕捉和识别现实中人物表情所流露的情

感, 才能在生成时完成具有情感合理性的调配和

组合。 贾樟柯在其新作 《风流一代》 中对人工智

能面部情感识别进行了具象化展现, 片中机器人

在面对主人公巧巧难以描述的表情时, 显然捉襟

见肘, 难以体味她复杂的心境。 在实际应用中,
人工智能辅助情感识别, 本质上是在将情感生活

客观化, 因为只有肯定 “基本情感” 的存在, 才

能对人类情绪和面部表情进行分类。[18]
  

因此, 建立在面部编码基础上的人工智能面

容, 从底层逻辑上来说也是情感计算的结果。 就

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技术发展来看, 观众在观

看这类面容时, 会发现人物的表情虽然还可以用

特写景别加以表现, 却宛如失灵, 不易表现出特

定情境下富有高度张力的情感; 同时, 由于算法

模型的限制, 人工智能影像的表情的内核只是固

有情感元素的拼贴, 难以真正让观众在观看时获

得新奇的情感体验, 削弱了面容的流动感和冲击

力。 当然, 人工智能影像也在通过一些方式规避

这样的面容生成弊端。 如由 Sora 生成的短片 《气

球人》 , 便将气球设定为主人公的头部, 剔除了

面容在影片中的情感性功能。
  

在观看人工智能影像时, 观众不仅经历着面

容魔力的失效, 还会感受到刺点痛觉的消弭。 在

罗兰·巴特 ( Roland
 

Barthes) 看来, 展面与刺点

相伴而生, 前者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 欣赏影

像所能带给人的普遍性愉悦, 而后者则是 “从照

片上像箭一样射出来的, 射中观者, 也伤害观者,
令人记忆深刻” [19] 的偶然性元素。 基于算法生成

的人工智能影像所带给观众的情感体验, 显然是

展面式的, 还不能促发由偶然与意外所引爆的震

惊体验。 从观赏角度来讲, 刺点确乎是埋藏着的

细节, 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特异的细节都可以构

成刺点。 在罗兰·巴特看来, 由摄影师刻意为之

的细节, 无论多么令人惊奇, 都无法真正构成刺

点。 因为刺点诞生与否并不取决于摄影师的想法

和技艺, 而在于 “他正好身临其境” [20] 。 反观人

工智能技术下的影像观看, 其实恰恰失却了这种

在场感。 无论画面如何逼真, 观众不容易认为画

面中的细节是偶得而非装配的, 特别是当观众有

意识地认为自己是在看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像之

时。 因此, 刺点式的阵痛, 也即由现实细节所触

发的创伤性情感体验, 是观众在观看人工智能影

像时难以领略的。
  

由此, 面容否定性、 刺点否定性及它们背后

作为底层逻辑的情感否定性, 成为人工智能影像

否定式观看的显著特质。
(三) 消费 “否定”: 象征贫困与数字地租
  

近年来, 大数据和算法赋能视听作品以精准

推送的方式逐渐达成了 “ 千人千面” 的传播效

果。 每当用户打开自己的视频平台首页, 便会察

觉平台推荐的每一条视频都是经过过滤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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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紧密贴合着自己的兴趣和情感需要。 而在人

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 这样 “千人千面” 式的生

成和推送更是可能被放大到极致。
  

随着人工智能在深度学习、 图像识别等能力

上的不断提升, 为观众 “投喂” 视频不再是单纯

的类型匹配, 而是在构建用户画像的基础上, 为

观众 “定制” 观看序列, 实现对观看偏好无死角

式的覆盖。 如有的观众偏爱欧洲小国的文艺片,
人工智能技术便会深度搜索与该类型、 风格相关

的电影作品, 同时打包花絮、 访谈等电影周边物

料, 最大程度丰富观众的影像接受体验。
  

而在未来, 当文生视频、 图生视频技术足够

成熟时, 特别是人工智能视频生成的成本不断降

低, 人工智能技术甚至还可以凭借过硬的数据库

建设, 为目标观众生成独一无二的、 完全符合其

心理期待的影像作品。 可以预见, 未来的观众在

打开视频平台时, 观看的将不仅仅是算法推荐的

由人创作和实拍的视频, 更会看到大量由 ChatG-
PT 撰写剧本、 文生视频技术生成的数字影像。 届

时, 机器生成视频在数量上, 甚至在某些方面的

质量上, 都可能会远超人的创作, 形成生成影像

与实拍影像分庭抗礼的观看局面。
  

人工智能技术介入影像市场, 为观众提供不

可胜数的文化产品和消费选择, 正因应着斯蒂格

勒 ( Bernard
 

Stiegler) 所说的 “超工业时代” , 也

即一个数字技术全面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时代。
“我们如今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境况, 当下的社

会已经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转向了斯蒂格勒的

‘自动社会’ , 我们的时代从消费主义时代转向了

超工业时代。” [21] 在此情况下, 人工智能影像的

市场营销更加精准地切中观众的消费需求, 进行

有针对性的批量制造和再生产。 这样的定向营销

方式造就了一批正在溃散的消费者, 他们 “时而

饥不择食, 时而倒胃厌食” [22] , 他们在近乎强迫

的重复消费下, 很有可能 “越来越少地体会到消

费的快乐” [22](15) 。
  

由此, 一种 “象征的贫困” 充斥在人工智能

技术下影像生产和消费的环境中。 这种贫困不仅

仅是经济上的掠夺, 而是 “ 个体化的丧失” , 源

自 “象征物生产中参与的丧失” [22](17) 。 人工智能

技术下的影像定制, 看似最大限度上满足了消费

者的需求, 但实际上在精准投喂的同时, 也封住

了消费者的嘴, 让他们无法在吞咽时言说和分

享。 “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 资本逻辑剥夺了人

的象征参与, 它只需要消极的麻木的个体卷入制

造中, 它剥夺了个体制造象征物的过程, 它只需

要个体作为消费者而不是创造者。” [23]
  

诚然, AIGC 技术的不断迭代, 也将使得一些

观众由消费者走向创作者, 通过使用文生视频、
图生视频工具实现人机交互和影像创作。 当前,
Sora、 海螺、 即梦等人工智能大模型, 均为用户

开放了 AI 文生视频的使用权限。 用户只需向大模

型输入指令, 便可将原本抽象的想象转变为具象

的画面, 由此消费者与创作者的身份得以无缝切

换。 但值得注意的是, 消费者在试图使用 AIGC
工具进行影像创作时, 往往需要缴纳一定的会员

费用, 或是通过每日登录打卡的方式领取影像生

成的限定额度。 因此, 消费者从事创作的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讲, 也是一种消费行为。 可以说,
是技术将消费者从被动的消费行为中解放出来,
但也正是技术将消费者卷入新的牢笼——— “少数

科技巨头或平台企业像封建领主一样掌握了大量

数据和权力, 而普通用户则像农奴一样被束缚在

这些平台上, 失去了对自身数据和劳动成果的控

制权” [24] 。 用户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时向平台缴

纳的会员费, 不啻封建时代的地租, 用户在技术

面前从来没有完全占有权, 只有 “ 租用权” 。 在

这样的 “再封建化” 境况下, 消费者进入 AIGC
 

工具的使用语境, 便很容易受到 “建立在普通用

户对数字平台或者说无形资产的高度依赖性的基

础上” [25] 的 “数字掠夺” 。
  

由此一来, 在人工智能影像接受的消费环节,
否定性同样存在: 否定个性、 否定能动、 均质化

投喂、 茧房化诱导、 资本化绑定。 而当个体意义

逐渐蒸发, 一切向资本看齐时, 数字时代的消费

者唯有通过提升技术素养、 媒介素养、 视听素养、
消费素养、 认知素养, 逃离数字控制, 才能避免

将自己的选择权交给机器。 因此, 人工智能时代

之下对 “人的主体性” 的呼唤, 并非空谈和口

号, 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四) 观念 “否定”: 观念重构与技术霸权
  

在传统的影像创作中, 影像作品的观念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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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导演、 编剧等主创的创作思维以及具体的

时代环境。 一部电影无论如何卖座, 也不可能

“取悦” 所有观众, 即让每一个观看者都认同影

像所传达的思想观念。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

下, 极度 “千人千面” 地为每一名受众定向传递

观念成为可能。 影像的个性化定制不仅仅投合着

观众的消费偏好, 更在一定意义上嵌入着特定的

价值观念。
  

观念的渗透往往从观点的输出开始, 尤其在

“流量为王” 的自媒体时代, 一条视频想要迅速

出圈, 获得关注度和点击量, 最要紧的不是打磨

长篇文案或拍摄水准, 而是凭借吸睛的标题设

定、 高潮前置的叙事技巧, 将观众迅速吸引, 而

后以高浓度的视听和 “炸裂” 的热点话题紧紧抓

取观众的注意力, 从而保证完播度。 在人工智能

技术的加持下, 这样以流量为导向的视频生产将

变得越发容易, 模板式话术的文案和虚拟主播将

成为网络世界中的新型 “传声筒” 。
  

从观点到观念, 则需要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

过程。 通常来说, 观点关注的是具体的事, 是人

在特定立场上对某件事的看法, 而观念则是众多

观点的集合与发酵, 是人在某个领域或抽象问题

上的总体价值反映。 “人是观念的动物” , 我们生

活中充斥着职业观念、 婚姻观念、 地域观念等大

大小小的观念, 这些观念在印刷时代凭借文字阅

读形成, 在图像时代凭借影像阅读形成, 而在人

工智能时代则凭借观看机器生成的影像来加以建

构。 由此便牵涉一个问题, 即人工智能生成的影

像及观念是否可信。
  

我们今天打开短视频平台, 常常会看到一些

由外国人用中文输出观点的短视频, 乍一看来面

容逼真, 语言流利, 但仔细考究, 其微表情和体

态却与真人存在差距。 在这样的观看过程中, 观

众极有可能经历从好奇到认同再到怀疑的心理变

迁, 且很容易迷失在 AI 大模型的诸多障眼法当

中。 而一旦 “不真实的观念泛滥成灾, 整个观念

体系、 意识形态一片虚伪, 认真的人就会警惕观

念、 反对观念” [26] 。 在价值观念此消彼长的今天,
用影像传递观念的关键或许仍然在于真诚而非

伪饰。
  

如果说, 传统的影像作品传递的是主创团队

不断碰撞和打磨的观念, 那么人工智能生成的影

像则可能传递的是完全由算法计算的观念。 李普

曼 ( Walter
 

Lippmann) 在 《舆论》 中引用柏拉图

的洞穴寓言, 将影像等大众媒介信息比作墙壁上

的影子, 指出大众只能根据影子的形态起舞, 却

看不到洞穴外的真实世界。 人工智能技术将 “拟

态环境” 加以改造, 观众如今戴上 VR
 

眼镜, 进

入洞穴, 所能看到的甚至不是真实的影子, 而是

真实光源遭到遮蔽后, 算法在墙壁上计算生成的

虚影。 当人工智能技术足够成熟时, 传者只需给

出传播预期及几个关键词, AI 大模型便可以迅速

生成相应的视频文案和口播视频, 用以投喂受

众。 在这样的传受过程中, 机器不再是一个单纯

的中介, 而变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内容生产者。
  

在内容生成中起主导作用的算法, 则将在重

塑观众认知甚至认同的过程中形成某种程度的霸

权。 在葛兰西 ( Antonio
 

Gramsci) 时代, 文化霸

权的形成 “需要以被统治者自愿地接受和赞同作

为前提, 依赖于权力场中的各种力量达成某种一

致的舆论、 世界观和社会准则” [27] ; 在数智时代,
文化霸权则演化为算法霸权, 其认同机制也从对

统治者、 “有机知识分子” 的认同转变为对算法

和技术的认同。 观众在观看人工智能生成的影像

时, 需要事先跨越算法创作的心理障碍, 才能顺

畅地接受技术表层之下的影像内容和价值观念。
  

由此, 人工智能影像的接受者观看否定性,
从表层的内容、 信息、 叙事、 个性化、 情感化、
消费化的否定性, 正在走向更为深刻的观念、 价

值、 精神的否定性, 这应该引发我们一种普遍性

的未雨绸缪式的警惕。
四、 余论: 技术影像的未来
  

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影像的不断聚集, 正在打

破传统影像所构筑的创作与接受体系。 弗卢塞尔

( Vilém
 

Flusser) 意义上的 “ 技术图像” , 在人工

智能技术的加持下, 越发显现出 “为荒诞赋予意

义” [28] 的影像使命。 然而, 与摄影、 电影等相对

成熟的技术影像不同, 人工智能生成影像作为技

术影像的最前端, 最大程度彰示着技术而非人的

主体性作用, 其间伴随着诸多技术困境、 伦理问

题与表意危机。 当我们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向

世界投射意义” 时, 如何才能不被投射之物惊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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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噬? 以下因应对技术影像未来发展的思考,
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 张扬人的主体性, 培养思辨和发问能

力。 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影像生成的内容深度和质

量效果,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模型使用者的发

问水平和思辨能力。
  

第二, 健全数据库建设, 协同多领域专家共

同开发。 目前影像生成大模型的喂养和训练, 很

大程度上依托于专业技术人员, 缺少影像内容工

作者、 专家学者的深度参与。
  

第三, 重视音视频鉴伪, 规范影像生成伦理。
在深度伪造技术不断 “乱人耳目” 的情况下, 音

视频鉴伪技术的精进显得尤为重要, 是避免恶意

诽谤、 恶意定向引导的必要手段。
  

就本文的论题, 最后需要说明两点: 其一,
本文所谓的 “肯定式” 与 “ 否定性” 是相对的,
甚至带有哲学意义上的解释意味, 不能做绝对化

认识。 因为影像创作、 技术和艺术的关系、 技术

和媒介的关系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反例、 例外

一定是存在的, 甚至在某些观点的范畴下, 反

例、 例外或许有着一定的体量。
  

其二, 本文对人工智能与影像创作和接受的

关系阐释, 不少观点旨在唤起人们对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的未雨绸缪式的警惕, 但并不持否定人工

智能发展的立场。 反之, 笔者认为人类技术的快

速发展, 以及其影响下的媒介发展、 艺术发展,
是一股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 我们不应该站在这

股洪流面前 “螳臂当车” 。 而是应该持有建构主

义的态度, 充分发挥技术的优势, 同时全力规避

潜在风险, 实现趋利避害的最大化, 实现人类社

会更大程度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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